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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遊北海耶！

我想說說一對男女病友的故事。

但是為了保護當事人，我必須採用化

名，也把場景做了一些轉換。

秀玉的症狀並不輕，是一名生病

十幾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已經在其

他精神科病房反覆住院許多次，主要

的症狀就是會產生思考紊亂、幻聽幻

覺，病情時好時壞不太穩定。記得她

第一次來到我的診間，告訴我她懷孕

了，我為她安排檢查，結果出來並沒

有，但是她還是堅信有，根據她過去

的病史和我自己的臨床經驗，我知道

又是她的妄想作祟，後來她情緒越來

越不穩定，思考也更加紊亂，也就再

次幫她安排了住院治療。經過一段時

間在急性病房的治療後，秀玉的症狀

逐漸穩定，但是因為長期生病，病情

已慢性化，各種生活功能已有減退。

因為家人沒有帶她回家的打算，經過

了一陣子的討論溝通，我們協助安排

她轉住有慢性病房的精神療養醫院。

故事裡的男主角，在這裡暫且稱呼

他阿正。阿正跟秀玉相遇的場合是在

醫院，他們住院當中認識了對方。阿

正那次住院的原因是躁鬱症的發作。

出院後，阿正定期回來複診。有

一次回診時，我與阿正聊起近來的生

活，他說：「上個禮拜我剛去(病房)看
過秀玉。」

阿正這時病情很穩定了，也可以

恢復正常工作，聽他說起去當大樓管

理員、清潔工……，任勞任怨的努力工

作，能賺錢養活自己，我也替他高

興。而且他的病識感很好，什麼是病

況，該吃什麼藥，他都清楚而且會按

時服藥，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上沒有

問題。

從後來幾次阿正回診的對談中，我

知道他每隔兩三個星期會坐一個多小

時的車去探望秀玉，如果院方許可的

話就帶她外出走走、散散步。

這樣的互動，或許在一般人眼中看

起來，再平常不過；但是，相較於秀

玉的家人早已不去探望，這時有一個

人能和她相互關心，讓她的情感有所

依附，這樣的關係對他們彼此其實是

很重要的。

記得剛過完農曆年不久，阿正才走

進診間就打開話匣子說起他的春節假

期。「我們去遊北海耶！」原來，阿

正開著他的電動三輪車，載著秀玉一

路從市區開到北海海邊去。阿正說：

「我就買了些油備用啊，一路上都塞

車哦，但是我們開著電動車，都沒塞

到。」從阿正的語氣，實在難掩他

的開心喜悅，感覺得出他們兩人都很

享受這一趟「長程旅行」。如果你坐

過電動三輪車就會知道，其實不是那

麼舒服的，而一趟一般人簡單就能完

成、到達的旅程，是這一對朋友好難

得才能享有的安排，終生難忘。

看到病友狀況良好，滿足於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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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也感到開心與滿

足。在最後一次秀玉住院而且轉到慢

性病房之前的好一段時間裡，阿正和

秀玉彼此照顧，如果其中一個人的狀

況不穩定，另一個會協助就醫，兩位

病友之間發展出相互扶持的關係。臨

床經驗裡，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會逐

漸惡化，但是阿正沒有放棄秀玉，我

聽到他說：「等她(病情)比較好，要接

回來住。」

當一個家庭裡有人罹患精神疾病，

生病久了，照顧的家屬生理心理也備

受折磨，難免出現倦怠，精疲力竭之

後的無力感，甚至於想要或真的放棄

照顧，是我所可以理解的。而阿正與

秀玉的故事，讓我對精神病友久病之

後的支持系統有一些不同角度的思

考。

這些年來，精神病友的醫療照顧

有明顯的進步跟改善。相對而言，他

們在人際關係上，特別是與異性的交

往，甚至是婚姻、愛情，得到的關注

和協助就明顯少了許多。就拿住院病

人的狀況來說，從以前到現在，如果

發現某病友對其他異性病友示好時，

醫護人員經常會感到不安，一般大概

都會採取防衛角度來處理，在交班報

告時特別提出來。這些不安或防衛的

措施，主要是因為擔心這些互動會對

病人的情緒造成影響，尤其是當病人

現實感比較不好時不知道如何保護自

己，所以總是對兩性病友的交往採取

制止提醒的動作。類似的擔心和處理

在很多時候有其必要性，但是怎麼做

才最適當，則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在

我們的專業訓練裡，並沒有充分的病

友兩性關係的課程，這一對男女病友

之間後來發展出來的這種「好的關

係」，給了我一個機會去省思，到底

應該如何看待病友對於親密感的需

求。

一個人對於親密感的需求會因為生

病而消失嗎？對親密感的需求會因為

對它的忽略或禁止而消失嗎？當一個

人嘗試去滿足親密感的需求時，是不

是會容易昏了頭，以致言行不能恰如

其分？適當地滿足親密感的需求是不

是一個需要學習的過程？儘管經常地

反覆思索，對這些跟其他更多相關的

問題我也還沒有個覺得正確的答案。

不過，我倒是也經常想到，不管是一

個健康或患病的人，或者這個人得的

是精神疾病或其他疾病，這些問題是

不是就會不存在？或者他們的答案是

不是就會不一樣？

問題或許不容易有個確切的答案，

但是從一個人真摯的神情中去分享他

們親密關係的幸福，倒是一種如水晶

般清澈且令人不忍忽略的感受。答

案，如果有的話，或許會在更多的瞭

解、面對、尊重裡慢慢浮現、漸次清

澄吧！


